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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這一天，我們雖說是已經到了奉天，然而經過了好幾日的長途跋涉之後，人已疲倦得不知所云了；大家都在希望趕快休息，無

論這些盛京的宮院是何等的偉麗動人，也沒有精神去細細察看了，至多只能象走馬看花似的約略瀏覽一回，便算對於這個新環境，

已有相當的認識了。好在我們今天來了，又不打算明天就走，依太后未啟程的預算，準備要在這裡駐蹕七天，有了七天工夫，也儘

夠充分的盤亙一番了。但須過了今夜，各人的精力全恢復了，明天就好大大的逛一下了！我是最歡喜逛的，簡直恨不得今天就逛，

可是我們有職事的人，行動那裡能自由呢？所以也只能忍耐著，到明天再逛了。　　可是單只在這些空空洞洞的大宮院裡隨便逛

逛，但能認識它的表面而已，我是決不能滿足的；我必須設法知道它的歷史，和一切與它有關的人的歷史，那才是真正的有趣味

了！不過這些歷史，知道的人必然很少，在我們這些隨駕東來的許多人裡面，也許只有一兩個人能說得出幾句；而這一兩個人－－

當然就是李蓮英和慶善－－又是我所不便，或不願多與接近的腳色，就是勉強去問他們，也未必能給我怎樣詳盡的答覆。我想我父

親十九是很清楚的，無奈他此刻偏又不在這裡。那末再去問誰呢？別管他，明天決意向太后試一試，如其恰巧撞在伊老人家快活的

時候，結果一定會十分圓滿的！

　　我瞧這些久已空閉著的宮院里」差不多全已收拾得非常整齊潔淨了，而所有的一切點綴品，陳列品，也都安置得很適宜，太后

見了無疑的會滿意的。這些成績便是那一批先期打發來的太監們所造就的；他們的人數也不多，日子又很侷促，竟能有這樣出色的

成績，倒是很教我佩服的。

　　太后在殿上觀看了一回之後，伊的第一個要求，就是午睡，午睡原是太后每天所不能少的功課，今天我們下車的時候，大約是

十二點鐘，等我們鄭重其事的把這接駕典禮演完，已快打三點鐘，伊平常的午睡時間早已到了；就是伊自己沒有表示，我們也必然

會自動的去給伊準備了。

　　盛京的宮院既已經過了這樣的一番收拾和佈置，當然也有很適當的寢宮，給太后端整下了；因此伊就表示要趕快到那新的寢宮

裡去解決伊到奉天後的第一次午睡。伊這樣表示之後，我們這一起人，就得立即跟著變換一套動作了。原是一堆一堆地擠在一起的

顏色已漸漸地散將開去，那些占最多數的太監，便各回原職，埋著頭，自去分別工作著；那政治犯式的光緒皇帝，本是不須服侍太

后的，事實上他也不願服侍太后，太后也不要他服侍，所以待太后有了要午睡的表示，他也就帶著幾名太監，上他自己的寢宮中去

了。他的寢宮便在太后的寢宮的旁邊，相距得很近，再過去一些，乃是他妻子隆裕和瑾妃的寢宮。

　　每一種建築物總有一種特殊的氣象，普通的房屋是如此，宮殿也是如此；盛京的寢宮，當然是又和北京大內的寢宮不同的。我

們初來一看，自不免有些感覺到陌生。幸而那班先遣來的太監，辦事真能幹，經他們的一番努力整頓，已把這裡所有的許多特異之

處儘量的改正了，就是不曾改正的，也並不如何顯著了。

　　這一座寢宮的主體是一座正殿，一座很高很大的正殿；它的面積雖然比不上北平大內的寢宮，但和頤和園裡的那一座比較，卻

就大出許多了。在正殿的兩邊，象兩條翅膀似的排著兩座偏殿，成為一個顛倒的凹字形。偏殿和正殿的中間有一條很長的走廊連

著，它的建築也很講究，頂上一般也有琉璃瓦蓋著，下雨也可以用，但是因為廊的位置在殿的前面，所以要從偏殿走到正殿，或從

正殿走到偏殿，都得先出了殿門，再打廊下走過去，屋子裡面是穿不過去的。這樣，我們就可以明白：在事實上，太后的這一座寢

宮所包括的乃是三座分列的建築，而不是整列連係的建築。

　　我們隨著太后，一起先進正殿去。這座正殿因為前面有一個很大的庭院的緣故，光線非常充足；兩邊的偏殿，分離得絕遠，一

些也不致遮蔽正殿的陽光，而它們自己，也一樣可以得到很充分的光氣。這種建築方法，可算是很適合衛生的了！太后約略一看，

便表示十分滿意；尤其是對於那些先期打發來的太監所表顯的成績，格外使伊高興。這座正殿的裡面，共有三間屋子；正中的一間

算是太后的便殿，伊老人家就在這裡辦公休息；右面的一間是專供太后作為私人的佛殿的，太后生性很崇奉佛教，伊有一尊磁制的

觀音像，差不多是終年不斷地虔誠供奉著的，此刻已早就派人齎到這裡來了。有時候伊也歡喜念唸經，所以必須另外有這麼一間靜

室。便殿的左邊一間，就是太后的寢室。

　　在那便殿的中央，就是我們一進去，最先走到的那一間屋子裡，有一張不很高的小圓桌子；這桌子的本身原是沒有什麼值得令

人特別注意的地方，但它的上面，卻有一副太后日常所愛用的骨牌安著。這副骨牌當太后沒有起程之前，原是藏在頤和園內的某一

座便殿裡的；起程的前一天，我們還瞧見它好好地放在那裡藏著咧，後來也不曾聽見太后吩咐過要把它帶上奉天來。但李蓮英和張

德這幾個大太監的心思，原是最靈巧不過的，他們以為太后到了奉天，說不定會有突然起起這副骨牌的可能，因此就暗地裡派人帶

來了，我們卻不曾知道。所以大家一走進去，就把視線齊集中在這副牌的上面；太后似乎也覺得很詫異，但伊也知道這是伊的奴才

們先意奉承的一番美意。

　　靠近那連寢室的門的旁邊，另有一張很闊大的桌子，這便是太后的公事桌了。上面已很整齊地安著一副筆硯和其他應用的文

具，如印泥，水盂等等，和許多式樣不同的紙張。

　　在列車上的那座小朝廷裡，太后的御座是特地定制的；但在盛京的宮院中，卻盡有幾座現存的備著，不必另制。雖然它們的雕

刻和裝璜，因為年代久，不常用的緣故，已遠不如北京宮裡所有的精緻而富麗，可是現在安在便殿上的那一座，也還並不怎樣陳

舊，它的質料，一般也是用的紫檀木，後面也一樣有一架紫檀木的插屏，鑲著很名貴的大理石。

　　四面的牆上，跟火車的車壁上一般也有大幅的圖案畫繪著，這些壁畫的作者，當然又是那些高手的漆工了。他們所畫的人物或

花草，都歡喜用很濃豔的顏色，看起來不免覺得太粗俗些。

　　就這一座正殿來講，或者可以說把這一座正殿來代表了盛京全部的宮院而論，它們誠然是很燦爛輝煌；然而若把熱河的行宮來

比較一下，那就不免處處相形見絀了！我不妨舉出幾點來，當做說明。譬如牆壁上，這裡只是漆著許多壁畫，鮮豔固然很鮮豔，但

怎樣夠得上說珍貴，說別緻呢？在熱河的行宮中，有好幾座為聖駕所常到的殿宇，是用各色各樣的貢緞來糊壁的；這些貢緞上，一

般也織著很美麗的圖案畫。它們的價值，至少要比油漆超出十倍，二十倍。還有，在熱河的行宮中，太后每次去留宿的幾座正殿

裡，所有幾枝粗可合抱的庭柱上，從頭到腳，都有許多栩栩如生的飛龍盤繞著；它們既不是用木料雕成的，也不是用泥塑就的，原

來它們全是用金所澆鑄的。在天花板上，同樣還有許多飛龍飛鳳一類的點綴品，也是用的純金。

　　而這些庭柱和天花板的本身，不用說，當然都是用的最貴重的木料了。這裡卻只能用普通的木料，真金的點綴品是更不見一件

了！再有熱河的行宮中，一切門的門鍵，和那些拴窗的紮鉤之類，大部分都是銀製的，就是不是銀，也必是上好的紫銅或白銅。而

這裡，卻只見普通的黃銅和白鐵。總之，從物質上講，無論拿那一點來比較，熱河的行宮實在要比盛京的古宮富麗得多了！

　　盛京的宮院之所以不能儘量裝點的緣故，乃是級單純的，一言以蔽之，財力不足而已。東三省的商市，雖然並不如何蕭條，百

姓也不曾鬧什麼饑荒；可是這裡的人民，向來習慣於很清苦的生活，奢侈的事情，大家都不講究，而官家所徵收的錢糧，也比較少

一些，因此這些宮院，在當地人的心目中看來，已是非常的華貴精緻，殊不覺有整治的必要。在官府方面，又為經濟力所限，也只

得跟人民抱著相同的心理，盡讓這些陳舊的建築物永遠維持著它們的原狀了。其實，平心而論，象這樣的屋子，僅僅用以充作皇上

或皇太后偶一臨幸用的行宮，的確已很適合的了，我們這些人都為在關內過了好幾代的舒服生活，不但已把我們的耐苦精神一齊喪

失殆盡，而且還使我們養成了一種非常奢侈的習慣，對於等閒的物件，不免就存了瞧不起的心理，於是便把這些尚存三分古意的舊

宮院，看得處處不見精采了。但是無論如何，太后卻並不曾有過半些不合意的表示，伊顯然是很滿足了。



　　太后在便殿上略坐一坐之後，便決意要午睡了；伊每次午睡的時間，總在兩三小時左右，今天伊尤比往常多辛苦了一些，那末

睡的時間，也許會格外長些了。伊睡熟了之後，我們便照例只讓一個恰巧該當值的人留著，專候伊醒來時給伊呼喚；其餘的七個

人，都一起退出來休息。方才我所說的兩座偏殿，便是我們這八位女官的官舍。因為大家都已累得很吃力的緣故，竟不遑再作他

想，匆匆都進官捨去歇息了。我自己當然也很疲倦，但這個新環境已給予我以一種極濃烈的刺激，使我的神經，非常興奮，絕對不

用想合上眼睡覺，因此，我就爽快丟下了午睡的念頭，一個人在外面的長廊裡逗留著，打算再把這裡一帶的景象，認識得更清楚

些。然而我也不敢走得太遠，也許太后突然會醒了，或者一醒來就想到我，指名要我給伊幹什麼事情，這是誰也不敢斷其必無的；

所以我便只能老是在這條長廊下徘徊著，盡我的目力所及，望各處眺覽。雖然我所能眺覽到的只是一部分的宮院，但我已於此得到

了一個大概，可以用幾句很簡單的話來說明這些宮院的建築方式。第一，它有很多的庭院，每個庭院的三面或四面，必有許多宮殿

環繞著；第二，在這些宮殿的外面，又必有一條互相連係著的長廊，彼此好兜轉；這樣一起一起的合併攏來，便成為一座小小的迷

宮的格式了。當然，這種建築方式對於我，已不再會引起什麼特殊的注意了，因為北京那些皇宮的建築，差不多是和它完全相同

的，而且是更曲折，更繁複，我們只須看了它入門處的景象，已可以知道了。

　　在我們自己所歇息的兩座偏殿和太后所居住的那座正殿的中間，也同樣的夾著一個絕大的庭院；在這庭院中，有許多丁香花種

著，白色的也有，紫色的也有，開得都很茂盛。可是他們所發出來的那股氣味，卻委實難受；既不香，又不臭，只是說不出的難

聞。聞得我頓時覺得非常的頭痛，幸而它的顏色是特別的淡雅清麗，象一個淡裝素抹的美人一樣的可愛；依我個人的嗜好來說，這

種花實在比牡丹花芍藥花等可愛的多。所以我想只要再過一兩天，我對於它所發出來的那股臭味，必能因愛好它的色調而漸漸地不

覺得難聞了。真的，後來我居然習慣了，否則我們在奉天逗留著的幾天中，這股臭味不分晝夜的來侵襲我的鼻孔，我還能不病倒

嗎？

　　我在長廊下流連了約摸有半個小時模樣，漸漸地覺得疲倦起來了；因為第一層原因，今天我自己的確也累得很辛苦了，事實上

真有安息一會的需要；第二層原因，象這樣獨自冷冰冰地的在廊下站著，也未免太枯寂些；於是我就走進了我自己的寢室，躺下床

去，打算做一個短短的甜夢。可是合上了眼，偏又是睡不熟，只能蒙朦朧朧地假寐著；等到快要真正的睡熟了，忽又給一個宮女走

來把我喚醒，告訴我說太后已在翻身了，不消幾分種工夫，伊一定會醒過來，所以這宮女忙特地趕來通知我，好讓我立刻穿起衣服

來準備端整，待伊一醒，便馬上走進去侍候。

　　太后果然在十分鐘之後便醒了，伊老人家也少不得又要梳洗穿紮一番，這樣，時候已是不早了。經不起伊再和我們隨便說了一

會閒話，晚膳的時間已到，於是日常的那一套繁文縟節又開始了；照例那多得過不合實用的一百碗正菜，便蜂擁似的端將出來，彷

彿和開什麼展覽會一般的鋪滿在太后的面前。我簡直是見了就害怕，可是習慣如此，無論在北京的皇宮裡，或頤和園裡，或御用列

車上，地點儘管不同，這一百碗菜總是每餐必備的；如今到了奉天，當然也不能獨免。

　　晚飯過後，大家仍在太后的便殿上聚著，伊對於這一處新的環境，倒象並不如何注意，不但不想秉燭夜遊，簡直說話也不見提

起，彷彿是伊老人家根本沒有到過奉天一樣。我們這些服侍伊的人，當然只能順勢而行，誰也不敢自動的道及了。伊和我們隨便說

了一會話，又覺得有些厭煩起來，便教人去找了一副骰子來，和我們擲「百鳥朝鳳」做消遣；這是一種伊自己所發明的遊戲，玩法

並不如何簡單，說起來又是一長篇，所以只能略而不論了。玩了半晌，伊的興致又漸漸地消失了，接著伊表示需要睡覺了，年老的

人大都習於早睡，太后自不能例外。

　　這一晚，另外有兩位女官輪到侍候老佛爺，所以我就在伊進了寢宮之後便退出來了。但我並不就去睡覺，依舊獨自留在那長廊

下閒望。此刻我所見到的乃是一副不完全的宮庭夜景；雖不完全，但就這一部分來做標準，便不難想見整個的盛京宮院的夜景了。

我往常原是最愛欣賞夜的景色的，在這樣清幽寂靜的境界裡，照理講，自應有加倍的情趣了，可惜好壞廊外的紫丁香花的香味，薰

得我險些不能呼吸，興味減少了一大半。

　　盛京的宮院裡，那時候卻不曾有電燈的設備咧！可是到了晚上，燈總不能沒有啊！這一個問題，在太后未啟程以前，也早由慶

善等一班人籌劃好了。本來是無需籌劃的，只要用煤油燈就行了；無奈太后生平最是痛恨煤油燈，伊曾經說過，煤油的臭味是世界

上最難聞的一種氣息，所以他們要是把煤油燈來給太后使用，那簡直是存心要討沒趣，或者可以說是存心不要活了。於是煤油燈便

成為一種禁品，先期已悉數藏了起來，一律代以蠟燭。

　　這裡所用的蠟燭，都是很大很大的，也許是特地制就的，但在我們用慣電燈的人看來，光線還是很黯淡。在這一條曲尺似的長

廊下，三面各掛著十支，可是他們的掛法卻異常特別，竟是我以前所從未見過的。因為以前我所常見的，不是插在桌子上的燭台

上，便是掛在壁上的燭台上，這裡卻全是用的燈籠。

　　燈籠本不是一件希罕的東西，紙糊的，玻璃鑲的，我也見過幾千幾百種以上了，但從不曾見過用牛角一類的東西來制就的燈

籠，而且這些角燈都是製造得很薄，差不多有玻璃一樣的透明。

　　中國手工業的產品，往往會有遠非機械所能企及的奇跡，這種角燈，便是一個例子。

　　所有的蠟燭的顏色全是大紅的，－－其他的顏色，都是認為不吉利的，當然絕對不能用。－－每一支約摸有一尺半長，可不能

算小了，然而那個燈籠的本身，卻並不大，只是恰好能夠容納這只蠟燭而已。所以我想在初點的時候，必然是非常費力的，而且很

危險，也許會把燈籠燒掉；但這裡的太監，卻已練就了一種很好的手法，非但在初點的時候，一些不覺得困難，便是燒燈籠的事

情，也決不會有的。至少，當我留在奉天的那幾日裡，從不曾有過。在這角燈的頂部，分三點角係著三條銅鏈；這樣，這個燈便可

以穩定了。而在這三條銅名字結合的一端上，還有一個銅鉤，待燈燭燃旺之後，就把這個鉤子去掛曆在廊下的橫樑上，讓它高高地

懸著。

　　不知道是什麼緣故，我一見這些角燈所發出來的燈光，便覺得有些異樣；多半是太暗淡的緣故。再望別處瞧，每一座宮殿裡，

每一條長廊下，也是同樣掛著這種角制的燈籠透著一派深黃色的光芒。全部看起來，實在是很特別的，並且還覺得很不安靜，見了

會使人發生一種恐怖的感覺。而盛京整個的宮院，每到晚上，便一齊籠罩在這種可怕的燈光之下了！我不承認我是一個膽小的人，

但看了這種黯淡陰沉的景象，便不由我不發生一種無聊的幻想：以為這些宮院裡，幾百年來所死去的人物，快要象深山窮谷中的鬼

怪一樣地一個一個的爬起來了；我彷彿已看見有許多奇形怪狀的黑影，在我面前晃動了，以致於使我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，我又懷

疑我自己這種不安定的感覺，或者是明天將有什麼惡運的預兆。

　　在皇太后所居的正殿中，雖然一般也是用的這種蠟燭，而且一般也是用的角制的燈籠；但這些燈籠卻並不弔在上面，而是裝在

十幾條燈架上的。這些燈架的式樣很特別，原料是紫檀木，上面還有許多花紋，只是和尋常又不同；雖然一般也是渾身給飛龍盤繞

殆遍，然而它們既不是用金或很來鑲嵌的，也不是用各種鮮豔的油漆來描繪的，而是直接用刀子雕刻在木頭上的，所以它們的顏色

和燈架的本身一樣是黑的，看起來並不如何顯著，若是要仔細欣賞的話，必須把你的眼睛湊近前去，那才可以看得清楚；最好是用

手指去摸，便格外可以認識這些雕刻的工細和精緻了。

　　我暗暗在猜度：截至目前為止，太后究竟有沒有感覺到這裡所展露著一派幽鬱蕭索的景象的難受？或者是伊也感覺到了，只是

伊還忍耐著，不願有什麼表示；或者是這種感覺根本還不曾印射到伊的神經上咧！因為伊無論如何康健，年齡畢竟已是高了，年高

的人的感覺，照例是不很靈敏的；再加伊今天已是非常的疲倦，自然要格外的呆鈍些了，而我卻還是一個年輕的人，又是一個特別

善於幻想的年輕人。

　　就因為我太善於幻想，感情也就容易受衝動。此刻見了這一派幽鬱蕭索的夜景，不覺便有些後悔不該隨駕東來，大有立即回到

北京去的想望。不過我自己也很明瞭自己的性情，這種想望雖然是發生了，但只是神經上一時受了刺激後的閃動。決不會變為一種



熱烈的要求的，也許睡過一夜之後，到明天就不再這樣想了！

　　可是無論如何，我的膽子總不能勉強放大起來，正像一個小孩子在床上做了可怕的惡夢一樣，就是醒來之後，也會嚇得哭的。

我的神經上既起了這種有涉魔鬼的幻覺，眼前便老是象有許多的鬼影，在這幅員廣大而光線不足的十宮裡憧憧地來往。

　　我而且還不信的給自己解釋道：「真的！這裡是一定有鬼的！

　　正和北京的皇宮裡一定有鬼一樣。這兩處的宮院中，幾千年或幾百年來，已不知道有多少的人死在裡面了，他們的屍骸雖已運

出去埋葬了，但他們的靈魂是永遠會存留著的，這樣算起來，宮裡面該有多少鬼啊？以數目來講，北京宮裡當然更比盛京的宮裡

多，但北京的皇宮是終年有人住著的，並且人數很充足，因此鬼就不敢出現了。或者也可以說那些鬼因為終年給人驚擾得慣了，所

以人鬼同處，一些沒有不安的現象，而這裡卻已幾百年沒有人住了！雖然有留守的人，但是太少了。－－這些鬼久已住得很安寧，

一朝忽然來了這麼許多人，那得不擾得他們不怨恨呢？我們自己盡把這裡看做我們的老家，但在他們的心目中，我們必然是一群可

惡的外族，所以他們是一定會勃然大怒，紛紛擁出來予我們以相當的威脅的。

　　其實這些都是神經過敏的影響那裡會真有什麼鬼呢？但我竟無力排除他們，只能任憑他們作崇，漸漸地把我整個的心靈一起包

圍了起來甚至當那些太監在外面庭院裡走動的時候，黯淡的燈光，映出了他們的身影來，我也會當他們是鬼的影子，立刻加上幾分

恐怖的感覺。這些情形，說來都是非常可笑的，但在那個時候，身歷其境，卻真有些明知是不值得恐懼而偏要恐懼的困難。其所以

如此的原因，雖然很複雜，可是仔細分析起來，多半還是因為這些宮院中的景物太特別，太陌生的緣故。

　　無論在表面上它們已給那些先期打發來的太監收拾得如何潔淨，佈置得如何和北京的宮院相象，然而人力是有限的，物質可以

改造，精神卻不能改造；這裡所有的幽寂而富有古意的空氣，高大而茂盛的樹木，以及花鳥的點綴之缺乏，差不多全是天生就的，

人力怎能改造得來？除非把北京皇宮中所有的陳設，花木，魚鳥等等一起遷移過來，終不能蓋藏過它們原有的古樸和空洞的真面

目；就是能夠蓋藏過，也只是等於塗上了一重粉飾，它們的本質是永遠無從更換的。

　　我終於因為震顫過甚而不能在廊下久留，匆匆回到了我自己的寢室中去。

　　我們這一間寢室裡一起躺著四個人，除我和我的妹妹之外，還有兩個女官跟我們一起住著。其時伊們三個人都已睡得很濃了，

因為恐怖和不安寧的幻覺始終不曾侵入伊們的腦神經，伊們自易安然入夢了。可是我呢？卻兀是惴惴惟恐大禍之將臨，連吹熄燭火

的勇氣也沒有。雖然我自己也很明白，這是一種愚蠢得十分可笑的思想，象這樣刁鬥林嚴的宮禁之內，難道真會有什麼不幸的事

件，臨到我們頭上來嗎？無庸懷疑，這是絕對不能的！我而且還知道這時候太后已在那正殿的寢宮裡睡得非常的安適，既然太后的

心上一些沒有恐懼或不安，那末我是伊的侍從女官，當然也應不受絲毫的恐嚇，勉力學著伊的鎮定的態度，為什麼還要疑神疑鬼的

自己作弄自己呢？

　　就在這樣自相矛盾，思潮起伏的狀態中，我獨自悄悄地爬上了床去。初上床的時候，我很堅決地自信今晚是不用想有安穩的覺

好睡了，也許連眼皮也不能合上了；但後來在床上翻騰了半晌之後，不知道這怎樣下了一個決心，居然把眼皮合上了，而且還是睡

得很舒服，連天亮了也不知道。

　　「天亮了！」我突然給一個宮女所搖醒，伊告訴我時候不早了，別的人差不多全已起身，連老佛爺也在梳洗了。於是我便睜開

了睡眼，慌忙跳下床來，隨著大眾，一起穿衣整妝；因為每天早上，我們這八個女官，照例必先一起走進去給太后請過晨安，才能

依著輪定的次序，分班入侍。

　　這一天的太陽升得很早，我們的庭院裡已照著一片很鮮豔的陽光了；一切的人，一切的物，頓時光明瞭許多。我昨晚所發生的

許多可怕的幻覺，已象雪遇到了陽光一般的融化淨了。

　　便是我自己，也險些不能承認昨夜我曾這樣無聊地想過。真的！這些幻覺已是完全消滅了，不復有絲毫留剩；只有眼前的兩樁

事實，還不容易馬上就隱蔽起來，多少仍有些使我覺得不慣。

　　那便是廊下所掛的許多異樣的角燈，和庭院中所種的紫丁香花發出來的濃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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